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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第一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社区的历史与现状 

 

    在这次社区考察中，笔者没有经过任何官方系统的介绍、带领或者陪同，随身带去的工作证和介绍信也没有出示

过，只是送出去2张名片。 

    临去以前，别人不断地按照美国西部电影来描绘那里的情况。但是笔者的考察和访谈一切顺利，无惊无险。这与笔

者以前的考察经验是一致的：对于神秘的地方，人们总是倾向于夸大风险与困难。其实只要你敢去，别人能生存的地

方，你也能学会生存的。 

    笔者的私人朋友张建华事先介绍了该地的些情况。这里，笔者特别对张建华先生和他的朋友们[1]致以诚挚的感

谢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、自然条件与交通 

 

    金矿的所在地，原来是全县有名的贫困山区。水田全部在山沟里，一共只有31亩，人均0.1亩。坡田只能种小麦，

也不过有43亩。所以全村人均耕地只有0.28亩。 

    此外就是在一些山上种了不多的毛竹，而封山育林从80年代末才开始，现在还见不到任何经济效益。 

    据县里的一位干部说，自从他能够回忆得起来的70年代起，这里就是贫困地区，一直吃国家救济。 

    这里原来只是一个居民点，只有9户人家，大约40口人。他们所属的行政村，管辖着附近两条山沟里散居的不到50

户人家。全村总共只有260多人，却分散居住在方圆十里的地域之内，因此就连本村人也不是经常见面。[2] 



    这个地方位于湘黔边界的山区深处，海拔虽然只有1500米左右，但是与30里外的江面的相对高度却有500米之多。

该地山势陡峭，交通极不便利。 

    在湘黔两省境内，分别有两条铁路从它的旁边远远地绕过。从任何一个距离最近的铁路车站开始走，都要经过73公

里或者78公里的砂石路，才能到达该金矿所属的县城。区区70多公里路，坐“中巴”（面包车）要走5个小时，其路况之

差可想而知。 

    从县城开始，还要走30公里更差的砂石路（坐“中巴”需要2小时），才能到达一个江边的渡口。从这个渡口，可

以有3条路到达金矿。 

    第一条路，也是走的人最多的那条路，是从渡口坐40分钟的柴油机船，到达山脚下。从山脚到金矿，几乎没有交通

可言。大约15公里的路程，有四分之三是乡间小路，最宽处不过2尺。还有四分之一则完全是羊肠小道，如果对面相遇，

必须爬高下低，避让等候。不过，这条路是相对最平缓的，一般人只要3小时就可以走完，而且不那么累。因此，大多数

施工设备都是从这条路，靠人工搬运上山。 

    第二条路则是从渡口横渡过江，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到达另一侧的山脚下。上山的路近一些，大约只有10公里左

右。但是那路几乎全部都是“山羊路”，而且上山时后边的鼻子碰到前边的脚，下山时前边的好象背着后边的。因此，

从这条路上山的机器和设备比较少，日用品稍微多一些。 

    第三条路也是从渡口横渡过江，但是要绕行，总共大约18公里。路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因此这条路上主要是附近地区

的农民，挑着蔬菜瓜果上山去卖。[3]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、金矿的发现 

 

    这个金矿究竟是怎么发现的，当地人至少有三种说法。 

    一种说法是：有一个从国家地质队里退休的老工人或者老工程师，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到，此地有一个金矿。听者

不信，跟他打赌。老师傅中了“激将法”，就带人一起来此试采。结果真的是“一镢头挖出个大金娃娃”。消息不胫而

走，于是前来“打金子”的人也就络绎不绝。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得最为广泛，大多数“洞主”和打工仔都坚信不疑。 

    另一种说法是：早在清朝年间，当时的政府就在附近的渡口那里开采过金矿，而且已经知道此地也有金矿。但是后

来发现，渡口那里的矿石含金量太低，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提炼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当时以为，此地的矿石肯定也是含金

量极低的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来开采。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却记住了这件事，而且祖祖辈辈口口相传。一直到前两年，农民

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就开始试着“打金子”。谁知道风声走漏，引来了山外的人。当地农民和小贩一般都相信这个

故事。 

    第三种说法是：国家其实早就勘测过这里的金矿，但是由于储藏量小、含金量低，不值得进行正规工业化开采，也

就一直没有动它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这一带的山区，经济发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。该县领导就反复向上级要政策，终

于获准自行开采这个小金矿。县里又缺乏资金，于是就鼓励私人投资开采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矿是各级政府向民间让利

放权的产物。金矿指挥部（县政府的派驻机构）的人，一般都坚持这个说法，而且对打金子的人们的不领情很光火。 

    笔者所要考察的，并不是此地的经济发展，因此并没有去刻意地溯源。但是金矿的发展史对笔者的研究目标却很重

要，因此调查了解如下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、金矿区的发展简史 



 

    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： 

    这里的第一个“洞子”，开掘于1995年到1996年的那个冬天。真正打出金子，则是在1996年的春天，有人说是3

月，有人说是4月。 

    金子对人类的吸引力和号召力，那是没的说；对贫穷山区人民的诱惑力，更是不用说。于是在后来的短短3个月里，

开打的洞子就增加到30多个。 

    这就是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。 

    那时候，鱼龙混杂，人人疯狂，毫无秩序可言。大多数携款人不敢上山，更不敢在山上过夜。各洞的洞主、工头和

民工之间经常发生纠纷，曾经出现过一些斗殴和半偷半抢的案件。最大的一桩刑事案件是：有人来抢劫某个洞主，用炸

药一下子炸翻了洞外的8个人；有没死的，还要上去乱刀剁死。同时炸塌了洞口，把12个人活埋在里面（事后救出）。洞

主血肉横飞，数十万现金不翼而飞。 

    这个故事在当地尽人皆知，讲起来栩栩如生。但是指挥部的干部却予以否认，说这其实是发生在数百里以外湖南雪

峰山的另一个私人乱采乱掘的金矿里的事情。 

    不过干部们也承认，外地的这个案件的发生时间，确实与本金矿的初创时期相吻合；确实很符合本金矿当时的疯狂

心态与混乱状况。而且，恰恰是在这个惨案的刺激与推动之下，县政府才十万火急地组成指挥部，提前一个月上山执

法。因此，干部们现在也并不去辟谣，反而经常“以案讲法”，故意含糊掉案件发生的真正地点。[4] 

    但是，此地的最初的经济秩序却是打金子的人自发创立的。 

    据3位洞主或者工头、2位服务业老板和1位民工说，大约是在1996年的春节前后，最早来打金子的洞主（老板）里

边，有两个人的洞子打着打着打到一起去了。双方各不相让，争执得很凶，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矿脉，舍不

得放弃。 

    后来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洞主出面协调，还召集了大多数洞主一起商议。尤其是其中有人指出，那两个打到一起的

洞子，其实并没有打到主矿脉。这样，十几天以后双方才得以和解，而且从此立下一个规矩：如果两个洞子互相打通，

那么后来打到的那个洞子，必须后退3米，重新向别的方向打，而且必须负责把人家原来的洞子修补好。 

    据说，这个规矩的建立，主要是由于出面的那个洞主（据说姓覃），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之辈，而且他很善于交

际，大讲江湖义气的无比重要，才得以成功。但是他本人后来不久就下山干别的去了。否则，他会不会成为“盟主”，

会不会建立起一个“准政府”呢？要知道，那时离政府干部上山，还有大约4个月。想干的话，大概连一支军队都来得及

建立。据此推测，干部提前上山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治安混乱，而是因为已经有别人可能来管理治安了。[5] 

   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： 

    1996年6月2日，直属县政府的×子坪金矿指挥部正式成立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最紧迫的任务是要维持治安，因此调集

了15名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，其中有6人是县里的刑侦人员。他们上山以后，以空前严厉的手段弹压了各种明显的刑事案

件或者其苗头，建立起初步的治安秩序。 

    据指挥部最老的工作者之一张××回忆，当时他曾经连续8天每天只能睡2、3个小时。整天在山上跑来跑去，还要

下山去30里外的渡口调查情况，最多的一天上山下山4次。结果，十几天就穿坏了一双解放鞋。 

    当时的主要办法是一铐二跪三打，张××解释说：农民只认这个。手铐就是法律。别看他闹得凶，一铐，他就老实

了一半。你跟他讲法律，讲政策都没用。往矿渣上一跪，再挨点打，什么都招了。干部对他说：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

酒。他也说：对对对。 

    另据另一位老工作人员王××回忆，当时前来打金子的人主要是邻近地区的农民。他们既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又



倚仗着自己人多势众，经常侵犯、损害甚至欺辱当地的农民。据说当地农民的鸡鸭曾经被全部偷光。当地农民甚至手持

砍刀，轮流守夜。[6] 

    发展的第三阶段： 

    时至1996年冬天，金矿的治安已经初步整顿好，尤其是许多洞子都开始出金子了，于是指挥部的工作重点显然开始

向管理经济活动转移。这有三大表现。 

    第一个是：县政府抽调了公安系统以外的干部上山。指挥部的编制扩大到50人，由一位副县长挂帅坐镇，成为一个

直属县政府的、在原有行政系列之外的、统管当地一切事务的权力机构。 

    第二个表现是：县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也纷纷派人上山执法。县里的几乎所有局委办都把手伸到这里来了。有的纳

入指挥部编制，有的是单独行事，还有的则是不时上山，实行“打游击式的管理”（“平时不见面，收了费就走”）。 

    第三个表现是：原来当地的那9户农民，以及3条路的沿途农民，都以土地被占用为理由，从各个洞主那里抽取“干

股”（无投资股份）。这时却被政府一律禁止了。各个洞主改为向指挥部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缴纳一切费用。 

    政府既然都转向经济了，老百姓当然更加有恃无恐。于是金矿爆炸式地发展了。 

    这个阶段中，金矿投资者的队伍飞速扩大，成分也日益复杂。各色人等纷纷以私人集资的形式直接参与金矿生产。

（当地叫做“打股”。） 

    在前两个发展阶段里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一直是投资的主力。他们卖牛抵田押房子，凑钱前来打股。此时，不仅广

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人千里迢迢前来打股或者独立门户，而且附近几个县的各级干部、工人也纷纷加入打股的行列。尤

其是，许多国有单位也来打金子，甚至附近的驻军也来了，而且一下子就开了4个洞口。 

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在周围几个县之内，真正的拜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“主义”，而是群众性的盲动。一时之下，就连远

在70多公里以外的铁路车站，只要你一说想去这个县，马上就会有人来跟你谈合伙打金子的事情，或者请你来打股。 

    还有一个产物－－腐败。不过这是人人心中所有，人人笔下所无。 

    就是在这个阶段中，山上的人口剧增，几乎清一色是男人。 

   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，就催生了另一种“淘金”－－性产业。 

    金矿发展的第四阶段： 

    1997年春节后，指挥部再一次扩大到80人。其中大多数是管理经济活动的干部；负责治安的，基本上仍然是原来的

那15个公安出身的干部。尤其是，指挥部实行了分片负责制，就是一个干部负责管理几个洞子的所有事务，别人不得插

手。 

    可是治安管理却仍然是全面的、不分片的，仍然由那些公安出身的干部来管。用原公安干部张××的话来说，这种

分片负责制，其实就是“他们分粥，我们放哨”。这极大地影响了治安人员的积极性，对当地性产业的发展，发挥了相

当大的作用。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、金矿区的现状 

 

    到笔者上山的1997年5月，这个金矿区已经发展为如下规模。 



    矿区总占地大约1000亩，已经打开312个洞口，分布在5面山坡上和2个山沟里。据当地的民间说法，其中已经有100

个左右洞子出了金子。其中最大的一位洞主拥有6个洞子，每个都出了金，最多时每个洞子每天可以出6两到1斤金子。人

们传说，这里一共已经出了2吨金子，还有6吨的蕴藏量。 

    指挥部以保密为由，拒绝向笔者提供任何官方统计资料，但是指挥部的3个干部私下都说，真正的原因是：由于洞子

都是私人投资开采，私人自行出售金子，而且缴纳的各种费用又一律是以洞子的个数来计算；所以有多少洞子出了金，

出了多少金子，指挥部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掌握。同时这3位干部也都认为，民间的传说过于夸大了。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减

去三分之一，跟真实情况就八九不离十了。 

    金矿区的山脚有两条小溪。各洞子打出来的含金矿石，直接卖给淘金的人。后者在山脚下粉碎矿石，用水淘洗，筛

出粗金，然后就地直接出售。这里的粗金，成色一般只有90％左右，每克的售价在80元左右浮动。买金子的以东南沿海

地区的人为主，大都是携金远走高飞，据说是走私出境了。 

    打洞子的人、淘金的人和买金子的人都是各自独立，各行其事。打洞子的人赌的是能不能打到矿脉。淘金的人赌的

是买来的矿石里究竟含金量有多高。买金子的人则赌的是以后的安全和利润。三者之间全部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不赊

不贷。整个金矿区里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全部是现金交易，所以当地人戏称：上山的人，个个都拿着个破烂尼龙编织袋，

可是里边有许多装着几十万钞票。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。 

    除了原有的9户农民以外，金矿区里的所有人都住在棚子里。这些棚子一般都是用毛竹支架起来，在外面蒙上尼龙编

织布，就是那种红蓝白三种宽格相间的编织布，一般用来制造大型编织袋。这样，足以遮风挡雨。有些商店的棚子，在

编织布外面再加盖一层竹席，为的是遮挡阳光。但是一些民工住的棚子，连编织布也买不起，就用各种废旧塑料布、化

肥袋子等等作为顶棚和墙壁。金矿指挥部的棚子是公家盖的，当然是最好的，但是也只不过是支架得更多一些，包裹得

更严实一些而已。 

    金矿区里有3000多个棚子，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、铺天盖地般地挤在矿区的5坡2沟里。在最高处，雄踞着指挥部的

那一排分外整齐漂亮的棚子，似乎在俯瞰和监视着下面的芸芸众生。整个矿区远远望去，群峰怀抱着片片白棚，白棚的

延伸中，又显露出点点青山，也是颇为壮观的景致。往好里形容，就象海涛奔腾席卷，已经快要冲上山顶了。往坏里

看，山峦好象遍体鳞伤，贴上块块纱布。 

    整个矿区，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。所有的棚子都分布在5坡2沟里，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块足以容纳5个以上

棚子的缓坡。最宽阔的中心大道，其实只不过是路宽2尺，稍微平缓一些而已。 

    所有的棚子都拼命地往那为数不多的缓坡上挤。棚子之间的道路，连羊肠小道都说不上，简直就象间不容发。笔者

体胖，在许多地方，就是侧身收腹也很难通过，往往只得作罢。好在各个洞子的外面都不断地堆放矿渣，形成一块块巴

掌大的平地。所以上山一小时之后，笔者就学会从矿渣到矿渣的走路方式。不过，矿渣之间是没有路的，有时要“四脚

着地”，所以笔者总结为：在山上当了几天山羊。 

    金矿区的所有物品，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挑上山来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任何物品都比山下贵一倍左右。但是吃挑夫

饭的农民越来越多，工钱也就越来越少，所以现在山上的物品一般只贵20％－50％。象香烟这种本身利就大，又易于挑

运的商品，干脆跟山下是同样价钱。据说县里准备修一条公路上山，却遭到四乡农民的一致反对，因为挑货上山已经成

为那一带农民的支柱产业了。 

    据指挥部统计，山上的棚子里住着24，300多人，白天上山下山来回流动的人大约有4，000－5，000人。也就是

说，这块“宝地”里每天都蜂拥着2.8万人口。 

    山上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打工仔。他们就住在洞口旁边洞主搭起的棚子里，少则十几人，多则几十人，一律是“仓储

式”居住。有的洞主把棚子搭得只有应有的三分之二大，因为每天24小时，反正总有三分之一的打工仔在洞子里上工。

有的洞主用竹子搭起上下铺，为的是少租一点寸土寸金的平缓坡地。 

    多数洞主和工头也和民工挤在一起住，只不过往往是在同一个大棚子里再隔出一个小单间。少数一些财大气粗的洞

主，在民工棚子之外另搭自己的棚子，而且舒适得多。 

    山上所有常住的人几乎都是自己起火做饭。但是也有许多洞主和打股的人并不在山上常住。他们往往是上山呆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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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，再回到渡口去住。因此各种小饭馆兼食品店有70多家。民工们和上山的挑夫们有时也会下饭馆打牙祭。 

    此外，山上还有20多家小百货店，5个服装摊位，一个沿着羊肠小道摆开的农贸市场。总之，除了没有学校，这个

金矿区已经俨然是一个完整的社区，跟许许多多国营大矿山的生活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。 

    这个社区里，处处充满一种动感。往好里说是莺歌燕舞、生机勃勃；往坏里说是盲目躁动，是鸡飞狗跳。 

    开山机械24小时永远轰鸣。每隔10多分钟，总会传来某个洞子放炮的沉闷巨响。休班的民工一排排蹲在洞子外或者

棚子外，就象一群群候鸟在水边守候春天。时不时的，小道上会走过一两位手持“大哥大”的阔老，或者头脸上挂满金

子的阔太。他们不知有什么高招，即使在雨雾泥泞之中，也依然是西服革履或者花枝招展，似乎在为金矿的美好未来免

费打广告。 

    所有上山来的人，都觉得前途光明，不可限量，似乎这金矿是取之不尽的。打股的人成帮结伙地不断涌上山来。哪

里哪里又发现矿脉的消息，就象闹蝗虫般席来卷去。据指挥部的干部估计，不打到500个以上洞子，不出现它一半以上

“死洞”（打不出金子），投资热是不会降温的。笔者下山时，仅在三条路之一，沿途就遇到了7台新机械设备正在上

山，也可作为淘金热正未有穷期的佐证。 

[1] 张建华先生安顿他的朋友们在县城的招待所接待了笔者。笔者上山时是与他们一起走的，但是分别活动，而且没有
向他们说明考察的目标。 

[2] 以上情况，分别询问县里的干部和当地农民，回答一致。 

[3] 这里所说的三条路，笔者均亲自走过。 

 

[4] 这个情况，分别询问过两个干部，回答一致。 

[5] 这个故事，洞主和民工都确信不疑。即使远在县城里，当人们谈论起这个金矿时，也常常首先提到这个规矩和这个
故事。指挥部的干部们，则说法不一。在询问过的4个干部里，有一个认为这个故事是真事；有2个说不清是怎么回事；
只有一个干部坚持说，这个规矩是干部上山以后，才领导洞主们建立起来的。但是他却说不清建立规矩的具体时间和细
节，因此笔者对他的说法仅作为参考。 

[6]这方面的情况，仅根据个人叙述。但是笔者目睹了现在的一次铐和跪的事件，可资佐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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